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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
後
，
毛
澤
東
又
拉
着
金
日
成
的
手
，
走
進
旁
邊
的
大
會
客
廳

。
按
照
習
慣
，
毛
澤
東
坐
在
中
間
靠
右
邊
的
一
個
單
獨
沙
發
上
，
金

日
成
坐
在
中
間
兩
人
沙
發
靠
毛
澤
東
的
一
側
。
這
時
毛
澤
東
與
金
日

成
開
始
討
論
國
際
問
題
，
毛
澤
東
先
開
口
說
：
﹁現
在
世
界
很
不
太

平
。
﹂
金
日
成
點
頭
道
：
﹁是
這
樣
，
我
這
次
來
，
是
想
聽
聽
毛
主

席
的
意
見
。
﹂
毛
澤
東
聽
後
，
開
始
緩
緩
分
析
國
際
形
勢
，
談
了
他

對
蘇
聯
和
美
國
的
看
法
，
他
特
別
強
調
美
國
和
蘇
聯
爭
奪
世
界
霸
權

，
是
世
界
不
太
平
的
根
源
。
他
還
指
出
，
中
朝
兩
國
有
着
共
同
的
目

標
，
應
該
團
結
起
來
，
共
同
鬥
爭
。
金
日
成
很
感
興
趣
，
聽
得
很
認

真
。
毛
澤
東
談
後
，
指
着
身
邊
的
周
恩
來
對
金
日
成
說
，
你
在
北
京

多
住
幾
天
，
周
總
理
會
和
你
好
好
談
談
。
金
日
成
聽
後
一
再
表
示
感

謝
。

祝
賀
朝
黨
生
日

按
照
毛
澤
東
的
交
代
，
接
下
來
的
兩
天
，
周
恩
來
與
金
日
成
舉

行
幾
次
長
時
間
會
談
，
就
兩
國
關
係
問
題
和
互
相
關
心
的
國
際
問
題

，
深
入
地
交
換
意
見
。
雙
方
達
成
協
議
，
希
望
金
日
成
有
時
間
常
來

北
京
，
周
恩
來
有
時
間
也
去
平
壤
，
形
式
可
以
是
正
式
訪
問
，
但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
也
可
以
是
非
正
式
的
，
即
內
部
訪
問
，
主
要
是
相
互

見
面
，
就
一
些
問
題
交
換
意
見
。

金
日
成
在
北
京
停
留
期
間
，
恰
逢
十
月
十
日
朝
鮮
勞
動
黨
成
立

二
十
五
周
年
。
朝
鮮
半
島
在
日
本
投
降
後
，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光

復
，
當
年
十
月
十
日
朝
鮮
勞
動
黨
在
平
壤
成
立
，
金
日
成
任
中
央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其
後
，
每
年
這
一
天
，
朝
鮮
都
要

舉
行
紀
念
活
動
，
特
別
是
逢
五
逢
十
更
是
如
此
。

這
一
年
，
金
日
成
不
在
平
壤
，
但
紀
念
活
動
照
常

舉
行
。
周
恩
來
是
一
位
非
常
細
心
的
領
導
人
，
在

這
一
天
到
來
之
前
，
他
就
交
代
當
天
晚
上
宴
請
金

日
成
一
行
，
以
示
慶
祝
。
金
日
成
得
知
後
當
然
十

分
高
興
。

周
恩
來
辦
事
的
周
到
，
金
日
成
是
深
有
體
會

的
。
一
九
六
四
年
秋
天
，
金
日
成
帶
領
主
管
工
業

生
產
的
副
首
相
等
領
導
人
，
前
往
中
國
東
北
地
區

，
考
察
工
廠
企
業
情
況
，
學
習
管
理
生
產
經
驗
。

那
次
他
沒
有
去
北
京
，
但
是
周
恩
來
很
細
心
，
在

日
理
萬
機
中
抽
出
時
間
，
到
瀋
陽
與
他
相
見
、
交

談
。
後
來
得
知
，
周
恩
來
當
時
身
體
不
適
，
還
動

了
一
個
小
手
術
，
這
使
他
更
加

感
動
和
不
安
。
這
次
在
北
京
遇

到
朝
黨
生
日
，
自
己
都
沒
有
介

意
，
可
又
是
周
恩
來
作
了
十
分

周
到
的
安
排
。

十
月
十
日
晚
，
人
民
大
會

堂
西
大
廳
燈
火
輝
煌
，
周
恩
來

陪
同
金
日
成
，
緩
步
進
入
大
廳
，
在
最
前
面
的
圓

桌
落
座
。
這
天
的
活
動
，
是
本
來
的
接
待
計
劃
中

所
沒
有
的
，
除
外
交
部
禮
賓
司
忙
前
忙
後
安
排
外

，
外
交
部
亞
洲
司
也
沒
有
準
備
，
擔
心
周
恩
來
要

講
話
稿
，
到
達
現
場
後
才
忙
着
動
筆
。
但
這
天
周

恩
來
祝
酒
沒
有
要
稿
子
，
而
是
即
席
講
話
。
他
再

次
歡
迎
金
日
成
多
年
後
前
來
北
京
，
使
得
兩
國
領

導
人
能
夠
見
面
暢
談
。
他
祝
賀
朝
鮮
勞
動
黨
在
金

日
成
的
領
導
下
，
在
國
家
建
設
中
取
得
巨
大
成
就

。
他
提
議
為
朝
鮮
勞
動
黨
成
立
二
十
五
周
年
和
金

日
成
的
健
康
乾
杯
。
隨
後
金
日
成
也
即
席
致
答
詞

，
他
感
謝
周
恩
來
的
周
到
安
排
，
說
這
次
來
北
京

，
見
到
毛
主
席
和
周
總
理
，
受
到
親
切
的
款
待
，

感
到
就
像
回
到
自
己
家
裡
一
樣
。
他
提
議
，
為
朝

中
兩
黨
、
兩
國
的
傳
統
友
好
關
係
，
為
毛
主
席
、
周
總
理
的
健
康
乾

杯
。
這
天
宴
會
的
氣
氛
特
別
融
洽
、
和
諧
。

這
次
金
日
成
內
部
來
北
京
取
得
圓
滿
成
功
，
也
是
他
在
這
之
後

的
幾
年
中
，
幾
乎
每
年
一
次
或
兩
次
來
北
京
的
開
始
。
其
中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
他
還
偕
夫
人
金
聖
愛
專
程
來
北
京
，
出
席
周
恩
來
為
西

哈
努
克
親
王
五
十
壽
辰
舉
行
的
隆
重
宴
會
。
那
幾
年
，
西
哈
努
克
國

內
遇
到
困
難
，
在
北
京
停
留
，
組
成
柬
埔
寨
臨
時
政
府
，
得
到
中
國

的
支
持
。
後
來
根
據
金
日
成
的
指
示
，
朝
鮮
也
邀
請
西
哈
努
克
前
往

訪
問
，
並
為
他
在
平
壤
停
留
準
備
了
專
門
住
所
。
周
恩
來
和
金
日
成

對
西
哈
努
克
生
日
的
熱
誠
祝
賀
，
顯
示
了
他
們
兩
人
不
尋
常
的
關
係

，
也
顯
示
了
不
同
一
般
的
中
朝
友
誼
。

周
恩
來
親
赴
平
壤

周
恩
來
一
生
，
幾
次
去
過
平
壤
，
每
次
去
都
是
有
要
緊
的
事
與

金
日
成
商
談
。
一
九
七
一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周
恩
來
再
次
前
往
平
壤

，
會
見
金
日
成
，
而
且
事
情
決
定
得
很
急
。

一
九
七
一
年
，
對
中
國
來
說
，
是
不
平
常
的
一
年
。
毛
澤
東
運

籌
帷
幄
，
周
恩
來
親
自
指
揮
，
長
期
僵
死
的
中
美
關
係
出
現
了
鬆
動

跡
象
。
這
年
七
月
九
日
，
美
國
總
統
國
家
安
全
事
務
助
理
基
辛
格
，

在
巴
基
斯
坦
協
助
下
，
秘
密
來
到
北
京
，
與
周
恩
來
舉
行
多
次
長
時

間
的
會
談
，
就
改
善
中
美
關
係
和
尼
克
松
總
統
訪
華
事
宜
達
成
協
議

。
這
是
中
國
外
交
史
上
的
重
要
事
件
，
也
是
外
交
政
策
的
一
次
重
要

調
整
。

（
五
之
二
）

孫犁是甘於寂寞的。
這個世界上假寂寞的很多

。真正寂寞的人並不多。真正
甘於寂寞的沒幾個人。我知道
的，孫犁是甘於寂寞的，而且
是自甘寂寞。

孫犁無疑是優秀的作家。這是不容置疑的。
我十八歲迷上文學就是從孫犁開始的，《荷花淀
》讓我癡迷。

「月亮升起來了，院子裡涼爽得很，乾淨得
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正好編席。女
人坐在院子當中，手指上纏着柔滑的葦眉子。葦
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裡跳躍着。」

「在懷裡跳躍着」讓人感動。孫犁是白描的
能手，孫犁是乾淨，是簡潔。董解元說 「冷淡清
虛最難做。」我寫了十幾年，雖毫無成就。但我
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是自信的。這個暑天我在讀一
組作家：董橋、黃裳、孫犁。這都是時下膾炙人
口的名作家，我是帶着一種虔誠的心去讀的。然
而我的心中是自有臧否的。董橋太華麗，讀《舊
日紅》、《雲姑》、《古廟》等篇什，彷彿是在吃
一塊塗了過多奶油的甜心，太膩，有貴族味；而
黃裳我是能接受的，雖在文中注入過多的文史知
識，對我輩 「文革」中長大的人，是一個障礙，
但仍是清新可愛的；獨孫犁化傳統為通俗，大俗
大雅。從不掉書袋子。讀他的書，彷彿一個戴着
一頂舊草帽的可愛的老人，在那兒同你隨意聊着
，一不留意，給你一個會心的微笑。但凡識得幾
筐大字的人，看孫犁文章，簡直沒什麼難的，彷
彿玄機全無。倘若自己來一試，卻滿不是那個味
。不是經過訓練的人，是不會真正讀懂孫犁的。

孫犁的作品，影響了中國當代一大批的作家，其中包括汪曾
祺。汪曾祺成名後說過：外國作家對他影響較大的有阿左林、契
訶夫、伍爾夫；古代作家有歸有光；現代作家是魯迅、沈從文、
廢名。其實，還應加上孫犁。只是汪曾祺自己後來名氣也不小了
，有點不好意思說。覺得孫犁同他年齡差不了多少。說出來有點
「丟份子」。

汪曾祺晚年受王好為之託，曾將孫犁的《荷花淀》改編成電
影劇本，老頭子可算是下了功夫了。《荷花淀》同《受戒》、
《大淖記事》這一脈，是那種很特別很含蓄的東西，改成電影劇
本，談何容易？可劇本寫出了，卻籌辦不到資金。最後還是沒有
拍出來，汪曾祺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電影文學作品，終於只能以
紙質方式供人閱讀。

我當年迷孫犁迷昏了頭，就像現在的小女孩迷周迅、迷 F4
、迷周杰倫、迷蕭亞軒（我的女兒只要一聽到《愛的主打歌》的
旋律，身體便無法控制的擺動起來）。二十歲（一九八二年）的
時候曾給孫犁寫過一封信，信的內容我現在已記不起來，大抵是
說我對他作品的喜愛和閱讀感受，寄到當時的《天津日報》，企
盼能得到孫犁的一封回信。我的夢想當然落空了。但我對孫犁的
熱愛一分也沒減少。那個時候孫犁經常在《人民日報》和《光明
日報》的副刊發些回憶性的文字，像《亡人逸事》、《芸齋瑣談
》、《刪去的文字》、《吃粥有感》等等，後來集成《尺澤集》
、《晚華集》、《秀露集》、《澹定集》，那時我是每篇都剪下
來，之後一篇一篇貼在一個大本子上，編上號，在邊上寫一些讀
後感之類的文字。到了上個世紀九十代，孫犁因身體一直不好，
不會客，不出席任何活動，生活極其簡單，粗衣淡食，完全過的
是一種 「清心寡慾」的生活。正如孫犁自己所說的 「淡泊晚年，
無競無爭。抱殘守闕，以安以寧」。這是一個十分倔強、固執的
老人，絕不隨 「緣」。對自己幾乎到了苛刻的程度。

孫犁和汪曾祺是一致的。他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諧；不
是繁華文麗，是簡潔通俗。通俗而不媚俗，是大雅之後的大俗。
是 「通」，是 「化」。可這樣的追求是不討好的，是寂寞的。

凡成大器者，必能承受大寂寞。

廣東梅州老城區位於
梅城江北，縱橫交錯的老
街在滄桑中顯露出獨特的
僑鄉風情。梅州（原名嘉
應州）古城自宋朝築城以
來，歷經元、明、清至今

，城址不變，形成了具有傳統地域特徵的老
城風貌區，並且分布了較多的文物古跡和傳
統民居群。

老街街道的命名可以感覺到濃郁歷史氣
息。據有關史料考證，梅州老城區以歷史名
人命名的街道不少。在老街，比較有名的是
紀念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中山路和紀念辛
亥革命著名將領鄧仲元的仲元路。另外，還
有紀念明代修建梅州古城功臣葉文保的文保
路，紀念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周增的
周增路。元城路是為紀念北宋諫議大夫劉元
城的，在北門城樓還有一座紀念他的 「鐵漢
樓」。凌風路是為紀念南宋末丞相文天祥，
並且南門城樓也改稱為 「凌風樓」。

漫步在老街狹長的小巷，兩邊均為民宅
。斑駁的老牆，灰黃的色彩，滄桑中不乏歷
史的久遠感。老街巷子名很有特色。水巷子
、黎屋巷、藍屋巷、月宮巷、西箭角、珠條
街等，富有詩情畫意。老街店舖也很有特色
。在中山路，有一間唐師炭畫像店，裡面保
留了傳統的手工畫像手藝。仲元西路還可以
找到文玉刻印店和三品齋刻印店，能夠刻到
自己想要的印章。在凌風東路，還有一個經
營木屐的張家店舖。 「張家木屐」被老梅城
人認為是最 「老牌」的木屐店。張家幾代人
都從事釘木屐，有一百多年的釘屐歷史。很
多返鄉的華人華僑離開梅州時都不忘買幾雙
木屐帶到海外。

老街民居展現出濃郁的客家風情。凌風
路街區內保存了為數眾多的中西混合騎樓式客家民居，其
中很多建築是由華人華僑出資興建。老街民主路有一華僑
戲院，當時是由華僑劉宜應（華僑投資公司副董事長）、
劉家祺、劉宜松、劉運南等投資興建。老街兩旁的商業建
築是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最好例證。民國時期，孫中山領
導的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後，民族工商業逐步興起，
這個過程在老街商業建築特色中呈現出來。這些古建築深
刻反映了客家人具有傳奇色彩的遷徙歷史和傳統文化內涵
，是梅州重點保護的歷史文化街區和老城風貌區。

許多遊客來到梅州老街，都是衝着這些民居的建築特
色。他們認為老街民居像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清明上河
圖」式的客家風情畫卷。一些回鄉探親的華人華僑來到這
裡觀光的感覺是，老街像是古上海的街道。

老街呈現佛教和儒教文化交匯現象。華光古廟，原來
是梅城木器社，位於老街西門宮巷，即是如今月宮巷，據
說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華光古廟裡供奉的是華光大帝，
還有釋迦牟尼和藥師佛。佛家文化在這裡得到最好的詮釋
。梅州學宮，又稱孔子廟，座落於老街南門，至今已有七
百多年歷史。孔子廟是當時梅州最高學府。二○○六年，
破敗的梅州學宮成功修繕，闢為歷代文人生平陳列館，使
梅州又增加了一個旅遊新亮點。

近年來，梅州市政府對凌風路等老街進行適度整修，
恢復原來建築風貌，改善整體環境，提高了其歷史文化品
位，使之成為旅遊觀光的一個好去處。

加拿大有不少美譽，其中
最動聽的大概是 「天堂」之稱
吧。有人說，這裡是 「孩子的
樂園，老人的天堂。」這話不
無道理，因為老年人福利好，
如果你無收入也無積蓄（房屋

不計），每月能從政府那裡拿到約一千兩百加幣的
老人金加福利金，相當於一個低薪工人的工資，而
夫婦倆則是約一千八百元，可以說基本生活無憂。
對比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貧困老人生活在飢寒交迫中
，自然被視為 「天堂」了。

不過，另一個 「天堂」的比喻不單不美，聽了
還叫人感到酸溜溜的。許多人都感覺到，加國對犯
罪分子的刑罰起不到制裁和阻嚇作用，一些歹徒有
恃無恐進行犯罪活動，所以有人把加拿大形容為不

法分子和罪犯的 「天堂」，諷刺其法律對壞人的保
護往往超過對受害人的保障。

這種說法未免過分偏激，但也反映社會大眾在
這方面對政府的不滿。為什麼不少外國犯罪分子或
疑犯，想方設法溜到加拿大來？正是鑽了加國制度
和架構上的漏洞。因他們一經踏上加國領土，就有
了 「免死金牌」（加國廢除死刑，倘罪犯被引渡回
去，對方也要保證不判死罪），然後藏匿起來，逍
遙法外。就算其他國家有意引渡，其司法程序也十
分繁複。尤其是一些經濟逃犯，擁有非法所得大量
金錢，請得起大牌律師，可以曠日持久拉鋸戰，一
場官司打上十年八年，甚至最終不了了之。

人們經常聽到的醉酒開車撞死人，一般案例都
是入獄一兩年，有的連牢房都不必進。一些性罪案
慣犯往往也獲提前假釋，由於缺乏有效監管，令所

在街區人心惶惶。備受華人社區關注的多位華裔釣
魚客受襲案件，近日進行宣判。那個被控四次惡意
推人落水的白人建築工人，最終只被判守行為十二
個月，不留案底。難怪華人以 「沒有辦法」、 「開
不好先例」的嘆息來表達自已的無奈，連安省人權
委員會一位華裔顧問也說： 「刑罰太輕，起不到阻
嚇作用，保障不了受害人！」

文明社會，除了人的道德觀念，依然需要嚴格
的法律維護治安。只有符合社會實際需要的法規，
才能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安危，推動社會穩定發展。
加國政府目前雖然加強這方面的立法和改進，但國
民普遍認為仍有很大隱憂，擔心這塊世界上最適合
人類居住的地方之一，有朝一日會變成罪惡的 「溫
床」。

李濟（一八九六─一九七九）
，字濟之。清華畢業後留美，獲哈佛
大學博士學位。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
奠基者，曾主持安陽殷墟發掘，使殷
墟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將中國歷史
向前推移了數百年，被譽為 「中國現

代考古學之父」。可是，半個世紀以來，李濟的名字被
活生生地抹掉。一九五○年後出版的《中國通史簡編》
、《沫若文集》等，刪去了原本關涉李濟的文字；魯迅
、李濟與楊杏佛的合影，被剜去了李濟，李濟等十二人
捐贈的西安易俗社 「古調獨彈」的匾額，李濟的名字獨
獨被 「彈」掉。相關歷史、考古、人類的教科書， 「李
濟」兩字一概不提，惟做為政治批判的靶子。真正的
「銷聲匿跡」！

數典忘祖是悲哀，有 「父」不認便是大逆不道了。
岱峻《李濟傳》（江蘇文藝出版社二○○九年八月

版） 「發掘」 「考證」了這位考古學之父，該書詳實地
介紹了李濟風姿多采的一生和卓絕的學藝成就，為李濟
討公道，還李濟之尊。

李濟的命運何至如此，蓋一九四九年去了台灣，官
至 「中研院」代院長（一九五八）。台灣官方對他似乎
也不怎麼樣，迄今連本傳記也沒有出。岱峻的這本《李
濟傳》填補了海峽兩岸的空白，為後人研究李濟、研究
中國現代考古學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該書作者積數年之功，廣搜海內外資料，在李濟哲
嗣李光謨教授鼎力相助和台北 「中研院」史語所大力支
持下，得以完成。首次披露了林徽因、夏鼐、陶孟和等
一批致傳主的函札。 「紙上得來終覺淺」，作者數度前
往李莊作調查，又叩訪了對那段歷史熟悉、對傳主有所
了解的健在者，如梁思永遺孀李福曼、歷史學家何茲全

、陳寅恪長女陳流求、董作賓之子董敏等。
寫李濟，是為鈎沉。作者以李濟倡導的 「直道而行

」的精神， 「不媚俗」、 「不追捧」，不故揚其善，故
隱其惡，首次公開了一些 「私密性」、 「唯一性」的史
料。諸如李濟與徐志摩同窗而不同志，與清華國學研究
院的導師們 「和而不同」，與胡適的唱對台戲，對趙元
任的微詞；甚而對李濟的感情世界也觸及，如與曾昭燏
之間微妙關係。還原了李濟的立體形象。

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
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史語所考古組在殷墟挖出了保

存完整的大龜四版，消息轟動海內外。當時流亡海外的
郭沫若正編寫《卜辭通纂》，他央求舊友容庚等代為搜
羅，後言辭謙恭地致信傅斯年乞求搨片。傅徵求李濟、
董作賓意見。大家覺得郭身處泥淖還堅持古史與甲骨文
研究，值得同情，遂以最快速度將大龜四版與 「新獲卜
辭」拓片寄去，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僅供參考耳
。郭沫若毫無愧色地將其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九
三三年在日本用珂羅版精印出版。大概覺得有點有失風
範，在後記中綴上一筆： 「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
同開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文末道 「知我罪我，付之
悠悠」。令史語所同仁憤慨的是，郭擅自使用 「新獲卜
辭」墨拓達二十二版之多。傅斯年直呼： 「某某某，他
憑什麼！」要訴諸法律。李濟寬厚，認為學術乃天下之
公器，不必去追究而作罷。即令如此，一九四八年中研
院選舉院士，李濟、董作賓等還是推薦了郭沫若。董作
賓在致胡適的信中甚而表示，自己願意放棄膺選院士的
機會，勸說胡投郭沫若一票。 「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
公」。

李濟與郭沫若於一九四六年有過一面之緣。郭沫若
在《南京印象》中寫在史語所與其會見時說： 「好像遇

見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的一面」，可
到五十年代，郭判若兩人，在《蜥蜴的殘夢》一文中對
以前搞田野考古者橫加指責，說他們是 「捧着金飯碗討
飯」，蜥蜴之類的爬蟲；斥他們是 「跑到台灣殉葬」的
「妄人」。

尹煥章。一九四八年李濟任中博院籌備處主任時的
舊屬，時為是院保管部主任。一九四二年李濟的大女兒
鳳微病亡李莊，李濟與夫人把女兒骨灰帶回南京。李濟
去台前，託尹代管。尹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將那骨灰
盒秘藏在博物院文物倉庫中。此事只有尹的好友×知道
。 「文革」中因×揭發此事，尹遭批鬥，不堪其辱自殺
身亡。

夏鼐。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大陸考古學的掌門
人，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倫敦大學博士。（李濟畢
生引以為豪的兩個學生之一，另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張光直。）從夏當年留英，到一九四一年回國後工作安
排，全賴李濟的提攜與幫助。一九四九年前夏執弟子禮
甚恭： 「此後餘生即可用全力從事於中國考古學，決不
辜負吾師提拔後進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鶴為羊公辱耳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李濟）。後來出於在
政治上立足和業務上樹立自己的威信必須， 「反戈一擊
」，決然刀斬連接過去的臍帶， 「甚而砍倒李濟那棵大
樹」。隨海峽兩岸的潮漲潮落，才有所改觀。到一九八
五年版《安陽殷墟頭骨研究》 「序言」中，夏才第一次
正面承認了與李濟的師生關係。大不該的是把李濟的卒
年都弄錯了！耐人尋味的是李濟作古後，在京的兒子李
光謨分得一筆遺產。為紀念父親，李光謨向夏鼐建議把
這筆錢捐設一個 「李濟考古學獎」。夏鼐聽了很高興，
囑快點把錢弄回來。錢弄回來了，設獎的事卻石沉大海
。李光謨屢找夏鼐而不得。在一次考古學理事會上有人
催問此事，夏鼐說上頭不批准： 「大陸上設第一個考古
學獎不能以一個到台灣去的人的名義」。三年後，夏鼐
捐三萬元稿費，設立了一項 「夏鼐考古學成果獎」。

《李濟傳》中的細節故事，耐人咀嚼的地方太多。
李濟逝世後，鐵嘴李敖寫《一個學閥的悲劇》，在

刻薄了李濟一番後，不得不承認他是台島 「最後一個迷
人的重量級的學閥」。

在李濟逝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了《李濟傳》，算
是歷史還李濟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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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多
年
臨
床
的
驗
證
，
黃
瓜
秧
（
包
括
其
藤
部
）
熬
成
的
煎
劑
，

按
醫
囑
服
用
，
不
僅
可
令
病
人
的
血
壓
下
降
，
而
且
體
內
聚
集
的
膽
固
醇

也
明
顯
減
少
，
起
了
清
血
的
作
用
。
誰
都
知
道
，
專
治
咽
喉
發
炎
的
西
瓜

霜
，
同
樣
將
適
量
的
明
礬
塞
入
黃
瓜
中
，
十
幾
天
後
瓜
皮
結
霜
，
是
為
黃

瓜
霜
，
也
是
醫
治
咽
喉
發
炎
的
特
效
藥
。

由
於
黃
瓜
本
身
富
維
生
素
E
，
具
防
止
衰
老
、
促
進
細
胞
分
裂
的
作

用
，
因
此
我
們
常
見
到
一
些
女
士
在
家
或
美
容
院
喜
用
黃
瓜
片
敷
眼
圈
，

目
的
是
祛
皺
紋
和
黑
眼
圈
。

金日成的中國情緣 延 靜

寂
寞
孫
犁

蘇

北

還李濟之尊 張昌華

──《李濟傳》及其他

﹁
天
堂
﹂
和

﹁
溫
床
﹂

姚

船

黃瓜瑣話 艾 京

廣
東
梅
州
的
歷
史
老
街

許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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